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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中“真、善、美”道德内涵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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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真、善、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珍贵的思想资源，内涵深厚，实践方法行之有效，亦具有时代价值。在国学经典中，“真”包含

了三层涵义：与客观存在完全相符的表象或情感，如真相、真情等；对社会存在本质的认识，如真知、真理等；本性、本源，如返璞归真等。

“善”可见于各家经典，是中华传统道德修养中的核心命题，儒家尤其倡导从“天地之善”到君子美德的践履。“美”，注重与“真”和“善”

的统一，形成了“天人合一”“君子之乐”等中华传统审美理念。寻真、持善、求美是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追求理想人格和社会和谐的

精神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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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支独特的文化系统，中华文明绵延数

千年，有着令世人惊叹的恒久生命力和不断自我

创新的能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支文化中始

终饱含着积极正向的精神能量，它们源于天地之

道，彰显于文明精神，孕育、滋养和长久支撑着华

夏民族如滚雪球般繁衍壮大、生生不息，这种正能

量就是对“真、善、美”境界的执着追求，并沉淀和

筑就了中国传统的崇尚中庸和谐、固守天人合一、

提倡创新流变等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这是我们

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当今的互联网时代，技术

对真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交媒体、虚拟现

实、黑客无处不在，人们对“真、善、美”的认识标

准变得越来越复杂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面

临许多新困惑，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去梳理和温

习国学经典，结合时代需要，不断获取有关“真、

善、美”认知体系的有益传承与道德升华。

一、“真”的道德内涵与人格修养

真，甲骨文中无此字，金文里的“真”字，上半

部为“人”，下半部为“鼎”，鼎表示高级祭器，从会

意角度，“真”即神化的大巫或超升的高人。许慎

《说文解字》云：“真，匕部。仙人变形而登天也。”

其意取自道家认识论。道家经典关于“真”的阐

述甚多，其中《庄子·渔父》有一段渔父与孔子的

对话：

孔子揪然曰：“请问何谓真？”客曰：“真

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

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

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未

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

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

这段话里渔父强调了道家追求精神修养之

“真”，即人的情感表达应抒发真诚、顺应心理，才

能打动人心。《庄子·应帝王》还有一段描述：

至人神矣！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冱

﹙冰冻﹚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

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

之外。

这里所谓的“至人”，也多被等同于道家“真

人”，指那些修炼得道、扬弃尘世，达到返朴归真、

实现了天命心性为一体的所谓“神仙”。当然，随

着时代推移，“真”的涵义亦不断丰富，《现代汉语

词典》里有三个层面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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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与客观存在完全相符的表象或情感，如

真相、真情等

人类在基于生存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东西方

的哲人们都一直致力于对周围世界的深入研究和

探索，提出了很多关于认知的理论。海德格尔认

为，“真”就是对象的无遮蔽状态，是此在的原始

展开状态，即真实地了解客观事物和把握世界的

存在状态，并表达出真实的情感反应。而在中华

传统经典《易经》里，“观物取象”“以通神明之德，

以类万物之情”等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1］。

传统儒家十分看重“真诚”之人格品质，认为

“求真”是人格健全的基础和前提。《礼记·大

学》把“真”落实到人身上，特别强调格物致知，即

人要通过不断学习，深入掌握各科知识来全面了

解真实的客观世界，而人自身也通过格物致知的

方式逐渐诚意正心，从而夯实修齐治平的道德基

础。

《孟子·离娄上》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

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

有能动者也。”要求人要学习天地之真诚，活得真

实，要表达和传递真实的思想情感，勿欺勿妄；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始终奉行一个事业信条，所谓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些

表明“做一个真诚的人”是中华文化对人格养成

的最根本要求。

真诚的情意往往体现在亲情、友情和两性爱

情上，并最终必然上升为国家和民族的高度。传

统经典诗词是中华人文精神的重要承载者，《尚

书·尧典》提出了“诗可言志”的观点，汉代《毛诗

序》也认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

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抒情言志是经典诗

词的创作传统，并尤其注重抒情言志要追求“真、

善、美”的永恒价值，从自然之真到情感之真，再

到表达之真、艺术之真的探寻，这些构成了经典得

以千古流传的核心内涵。孔子把《诗经》作为儒

家弟子的“六艺”教科书，认为“诗三百，一言蔽

之：思无邪”。

国学经典诗词中传递的直写衷曲，往往至情

流溢，能深深打动人们的心灵，并使之从中经受洗

礼。比如亲情，当我们读到“慈母手中线，游子身

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

三春晖”的时候，不禁为以母爱为中心的家庭亲

情而深深打动，这些诗歌使无数游子对家产生强

烈的牵挂，对亲情凝聚产生强烈的渴望，从而形成

了独具魅力的东方家庭伦理。当真诚的情感表现

在朋友交往层面，便产生了“高山流水”“管鲍之

交”的友情赞歌，当我们读到“投我以木瓜，报之

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便悟出真挚的友

情不是基于利益交换基础上，而是基于志趣相投、

灵魂共鸣的道理。当真诚的情感表现在两性交

往，更是出现了“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

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

合，乃敢与君绝”的爱情誓言，以及“执子之手，与

尔偕老”的婚姻誓言。

发乎真诚的情感最后必然上升到对民族、国

家的强烈热爱，以千古名言不断陶冶和传承，并在

历史的长河中自然而然地塑造出一个民族的精神

风貌。如春秋时期晏子之感慨“利于国者爱之，

害于国者恶之”，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顾炎

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正如《秦风·

无衣》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子兴师，修我戈

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子兴师，修我矛

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子兴师，修我甲

兵，与子偕行！

是说军情紧急的战场上，战士们的衣服一时难以

齐备。但是大敌当前，“无衣”算什么，大家愿意

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克服困难，于是积极备战，修

整武器、磨砺兵刃，随时整装待发，只等君王发兵

命令———这样一种慷慨激昂的爱国主义和大无畏

精神是那样至真至纯、令人热血澎湃！一个民族

有了这种根深蒂固的精神传承，才不断凝聚了最

深厚强大的家国情怀，产生出伟大的凝聚力和向

心力，从而维系了数千年的民族团结和国家的持

久不衰，并始终拥有了民族、文化发展的不竭动

力。

﹙二﹚对社会存在本质的认识，如真知、真理等

真，不但反映人认知世界的合本相性，还体现

了对客观世界本质规律认识的合规律性和超越

性。传统儒家历来注重对人的本质力量、生命终

极价值的追求，形成了为追求生命真理而“舍生

取义”的文化理念，丰富和铸造了坚贞不屈、为理

想献身的中华人格精神。一般说来，人格的内涵

包含有人的思想、观念、知识体系等范畴，一个人

能否真实反映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体现了他

的人格境界和价值，高尚人格是激励人奋进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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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动力。

翻开中华民族的一部部典籍，可以看到为真

理而不懈奋斗的的英雄人物前赴后继、举不胜举，

他们追求真知、坚持真理的事迹可歌可泣。屈原

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人生的

道路虽然漫长而艰辛，甚至充满了困惑和迷茫，但

须永远保持坚定的探索精神。司马迁讲：“人固

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人的生命都

是有限的，谁也逃避不了死亡，然而，当我们离开

世界那一刻，若盖棺定论做生命总结，这一生是给

人类社会创造了幸福，还是带去了伤害，就是衡量

生命价值的唯一标准。宋代大儒张载的横渠四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

世开太平”，倡导如何能够做一个有大智慧知行

合一的人，能深刻领悟天地之德﹙道﹚后在人类社

会积极传承与弘扬，做一个大写的人。中华文化

自古推崇人生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这些名言

箴句无不反映了先贤们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实

践，其中富含了追求真知、崇尚真理、建树崇高道

德境界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正能量。

因此，立足方寸、积极求真、建树精神，正是传

统文化对中华民族人格养成的基本要求。《中

庸》还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

笃行之”学思结合、善于明辨的“致诚”之道，成为

不断激励我们人格提升的信条。

﹙三﹚本性、本源，如返璞归真、修真等

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完整系统的生命认知体

系。有人说，儒家为入世哲学，道家为出世哲学，

佛家为修心哲学。每一样学问都充满了深邃的智

慧，都不可或缺地成为我们人生道路上不同阶段、

不同际遇的指导。其中，道家文化尤其注重对生

命的本源思考和对生命终极理想的描述。他们认

为生命的本质和目标就是让心灵﹙精神﹚获得彻

底的自由，回归自然状态，返璞归真。《道德经》

第 22 章里讲“少则得，多则惑。至虚极，守静

笃”。认为简单的生活方式才饱含初心，是最好

的生活状态，包括了简约的物质需求，淳朴纯真的

思维习惯，通过“去甚、去奢、去泰”，个人、国家、

民族才可以成为“善建者”，得以“深根固蒂，长生

久视”。庄子还通过自己的实践思考，还提出了

“坐忘”“无己”“丧我”的修行工夫，力倡消除身

体对精神的种种束缚，消除知识对精神的困扰，超

脱耳目心意，让个体生命逐步达到超越功利、道德

和生死的崇高境界。庄子认为，只要生命不受到

任何内外在的是非、好恶、美丑等人为限制，就能

最终实现与天地的融合为一，达到“同于道”的

“形如槁木、心如死灰”的绝对自由境界。

当然，今天是一个物质时代，人们被各种物质

欲望所绑架，难免会造成“五色使人目盲，五音使

人耳聋，五味使人口爽，驰骋田猎使人心发狂，难

得之货使人行妨”（《道德经》第 12 章）的尴尬处

境。事实也证明：单纯的物质满足并不能使生命、

精神获得圆满富足，而简约生活方式也正在东西

方悄悄兴起，未来必将引领着高度文明时代人类

生活的新风尚。

二、“善”的道德内涵与人格修养

善，甲骨文中无此字，涉及其域多以“义”字

统之；金文中亦无笔画相同的“善”字，但有 26 个

内涵相同、形体大致的字形。《说文解字》释云：

“会意，言部。吉也，从言，从羊，与美同意。”从名

词解，由“美味”引申为“美好的道德”，为美好、善

良、慈善之意，是道德上的认同与赞许，与“恶”相

对；从动词解，则有喜好、擅长等意。苏格拉底说：

“美德即善”，柏拉图认为，“善是神的基本属

性”［2］。我国学者也往往把善作为美好的行为标

准，认为“善是道德生活的核心与本质，道德生活

就是道德主体内在求善”［3］。我们可以从修养的

实践需要，把“善”分作四个维向：善言、善行、善

念和善心；而从哲学视域，也可分世俗意义的有用

和道德，是相对的善，或者绝对的、超越的善，作为

相对善的理念和目标。

中国文化高度注重道德修养，所以“善”一直

是传统时代中的一个核心命题，可见于各家经典。

《易经》里蕴含着我们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价值

观念和伦理道德的所有基因，阐述极多且系统化。

它把“善”的本源追溯到宇宙天地之道，所谓“一

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

者，善之长也”即一阴一阳的运行变化我们称之

为天道，顺阴阳、合天道就是“天道之善”，它是一

切善的根本，也是判断是否“善”的标准。那么，

这个标准是什么？“天地之大德曰生”，是说天地

运行就像一个形神兼备的大生命系统，通过顺阴

阳自然、消长往复而使万物在其中滋长繁荣、和谐

共生、生生不息。万物各有其生命，生命各有其天

性，而“生生”就是大善。下及于人，若能顺天性

而行，天人合发就为“率性”。在这个层面上，传

统文化崇善的一个重要表征就是强调仁爱思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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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的人际关系。《易经》把天道之善作为人格

修养的参照，认为“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

足以灭身”（《系辞》），君子须时刻“遏恶扬善”

（《大有卦》）“见善则迁”（《益卦》），从点滴做起。

同时也把“善”作为家庭道德践履和警示，所谓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系辞》）。

儒家视“善”为君子修养的美好品德。《论

语》出现“善”字 30 余次，内含仁爱、礼仪等多种

规范与心理品质，比如，“百善孝为先”，强调了

“孝”是人格美德中的最高体现，具有纲举目张的

意义，直接影响其家族能否绵延壮大，《曾国藩家

书·家范》说：“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

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

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

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

绵延十代八代。”一个能够传承“孝”德的家族绵

延发展的时间才可能最长，所以非常重要。又比

如“俭则百善兴”，一个人只有做到生活俭朴节约

了，才能使其它美德彰显和体现，那些追求奢侈浪

费的人会逐渐丧失所有美德。孟子对“善”很有

理论贡献，他率先提出了“人之初、性本善”的人

性论观点，《孟子·尽心下》曰：“可欲之谓善，有

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

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善就是

把欲望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适可而止，善是一切

理想阶梯的基础。

《道德经》44 次出现“善”字，并 5 次出现与

“善”相关联的“慈”字。“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

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是以圣人处

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 2 章）。“正复为奇，

善复为妖”（第 58 章）。老子已认识到善具有相

对性，与不善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转化，但他没有

看到这种依存和转化的客观条件，以及人在促成

这种转化中的主观能动作用。比较之宇宙万物，

道家认为“水”其实具备了宇宙的大德精神，它能

够“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

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第 8 章），即

“上善”的状态，所以君子遇水必观，要时刻从水

那里学习和培养人的美德。在社会治理上，道家

还强调了“善”﹙慈﹚就是治理天下的第一法宝，

“吾有三宝，一曰慈”（第 67章），慈者，善也，被放

在了治理天下的首位。此外，兵家亦有关于“善

战、善攻、善守、善兵”的用兵策略，墨家则有“兼

善”天下的博爱倡导，佛学设置了“大慈大悲”的

成佛境界，最重要的是，各家又都不约而同地把

“至善”作为人生修养的终点站、作为生命的终极

学问，如《大学》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

总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育善与扬

善，国学经典中有关“善”的意义在很多阐述中都

已经突破了单纯的伦理学范畴，把“善”的道德修

养与个体人生义务、社会全面发展等紧密联系在一

起，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生命活动仅仅是为了满足他

个人的目的和需要，还不能谓之“善”，只有他的个

人活动既符合了社会规范，同时又满足了社会需

要，才能谓之“善”。总之，古人把善作为人格修养

层面上道德作用的实现和观念的外化，视作高尚行

为、优秀品质和崇高理想的综合概括，可见对善的

理解和践行均达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

三、“美”的道德内涵与真善美之统一

美，甲骨文字形像人首上加羽毛或羊角等饰

物之形，有人谓即巫师的形象。《说文解字》云：

“羊部，甘也。从羊从大……美与善同意。”可见，

东汉时期人们对“美”的认识已经有了比前更丰

富的多重涵义。人类生活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紧

密联系，“美”源于人们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之

后逐渐形成了通过审美来满足精神、情感愉悦的、

相对固定的审美观念。“美”，既被用于对客观事

物的直接描述和概括，也常被用来比喻生活、前

途、愿望等抽象事物的幸福、愉快和美好。我国古

代大约在春秋时期较为明确地出现了真、善、美的

抽象概念，《国语·楚语》最早记载了楚国武举与

灵王在章华之台的一段对话：“夫美也者，上下、

内外、小大、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

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为？”武举认为，于民“无害”就是“美”，这是

从政治管理的角度，对“美”赋予了政治伦理内

涵，把政治关系的和谐﹙善政﹚也作为美的标志，

这在先秦时期的美学中具有代丧性，使中国传统

美学观念之后便主要是沿着这个方向发展［4］。

此后，“美”高于生活的内涵逐渐变得愈加宏

大和丰富，不仅有语言美和形式美，还包含了精神

美、形象美、情感美和意境美，等等，古人认为，只

有当“美”与“真”“善”统一起来，才能更好地发

挥人格塑造的功能，促使人们通过对审美理想境

界的追寻而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境界。因此，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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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文化还形成了独有的东方审美观，出现了“自

然之美”“精神之美”“中和之美”等美学概念，体

现了人们对“美”从内容到形式的全面追求，由此

而培养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人格特征，把高尚的

道德情操视为人格最重要的内涵，“人格之美”由

此而成为传统审美中“美”的最高体现。这种观

念一经形成，反过来又直接促进人格审美境界的

不断上升，形成高尚人格并成为创造美和占有美

的主体能动力量。综观诸论，儒家于此思考最多，

《论语·尧曰》中子张问先生：“何谓五美？”孔子

回答：“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

不骄，威而不猛。”认为有“人格之美”的君子能够

从容地用自己的智慧轻松达到乐于助人、驱使民

力的目的，他们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气质庄重

而不虚骄，态度威严而不鲁莽。《荀子·乐论》说

“美善相乐”，认为美以真和善为前提，三者之间

可以相互促进。而“中庸”“中和”，作为儒家追求

人生与社会理想目标的最高哲学智慧，体现的也

正是“真善美”的统一［5］。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认识论中，“真”即世

界和人的本身，“善”是“真”上升到“美”的手段

与表现。儒、释、道均从不同角度推崇“真、善、

美”，完善其理论，并足以完美地支撑起中国传统

文化的大厦［6］。在这个多元构成的认知体系中，

“美”往往被视为“真”和“善”的精神归宿，求“真”

和求“善”，其实最终也是为了求“美”。只有“真”

和“善”发展到一个较高阶段，“美”才能与之合一。

“真、善、美”的统一赋予了中华文化无比强大的精

神能量，当它在日常生活中达致合一时，人生的大

快乐﹙生命美﹚就随之而来。《孟子·尽心下》说君

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强调真诚

的亲情﹚；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强调善

良的本心﹚；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强调个

体对美的创造﹚。寻真、持善、求美是造就完满人格

不可或缺的三维［7］。

其实，中国文化的“美”学视界还远不止于关

注人的本身。《庄子·齐物论》从天地的“大美”

中悟受出了“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

天、地、人合一的整体美感，这正是“宇宙共同体”

的审美观，倡导宇宙中人类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生

命理念。在理论建树上，孟子被认为是我国最早

提出完整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哲学家，影响

到后来，“整个中国传统哲学，无论唯物主义还是

唯心主义都以讨论‘天人合一’为中心课题”［8］。

其实，早在春秋晚期的《道德经》第 25 章就已经

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宇

宙层级认识体系，强调了以天地的“道”和人类的

“德”共同架构的万物完整和谐美，必须是在“道

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

道而贵德”（《道德经》第 51 章）的基础之上。所

以，西汉时期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天亦有喜怒

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

也”（《春秋繁露 阴阳义》），宋代张载的“民胞

物与”（《正蒙》），王阳明之“盖天地万物与人原

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

霜、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木石，人原是一体”

（《阳明全书》）等观点一脉相承，异曲同工，甚至

也与西汉以后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学所提出的“众

生平等，同体大悲”的自然伦理同气相求。由此可

见，中华传统文化虽然具有多方位、多层次的审美

追求，形成了多家思想和不同流派，但儒、释、道最

终还是在“真、善、美”的三重维度上相互交叉、相互

融合，获得了完满的理论合一，形成了独特的中华

文化系统。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庞大系统中，不但

是一个融合了历史上各阶段、华夏核心族群优秀的

科学、道德、审美等文化的综合体，也吸收了大量的

兄弟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其最终的价值导向无疑

都指向了对“真、善、美”的不懈追求［9］52。

同样，如果投注于西方文明，我们也能发现，

西方人文哲学的讨论大体亦是围绕“真、善、美”

这三个核心观念而展开的，虽各有侧重，但总会兼

及其余［10］，都展示了人类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的过程中，不断致力于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精

神追求。比如，深受全世界各国人民尊重的伟大

科学家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就说：

“安逸与享乐与我无缘，照亮我前进、并不断给我

勇气的，是善、美、真……除此之外，在我看来都是

空虚的。”他所诠释的真理：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

追求就是把真、善、美在认知和实践系统中统一起

来，追求“真”、做到“善”、创造“美”，与我们中华

传统文化的人格追求毫无二致。可以说，“真、

善、美”的统一是全人类活动最高、最后的圆融，

在这个基础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生命，与西方的文

化生命心息相通、和谐会通［11］。

当前，人类正在进入新的轴心时代［12］，面临前

所未有的社会大转型，如何用文化的力量来促使未

来社会朝着健康、合理的方向发展，这是我们大家

共同的责任。人类基于自身的实（下转第 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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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出现。直到 1985 年，明文堂《新译管子》出

版，才出现了第一个单行的《管子》选译本。因为

冷战的缘故，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中韩关

系紧张。《管子》的选译本尽可能地参考了中国

大陆的《管子》成果，难能可贵。但是总体来看，

《管子》的选译本质量不高，存在一些错误，与中

国、日本的成果，有较大差距。后来的《管子》全

译本没有提到选译本，人爱版参考文献中《管子》

选译本一本也没有提到，可能与此有关。

1992年中韩建交，此后两国文化交流日益频

繁，韩国社会各界对《管子》日益关注。改革开放

以来，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管子》主张务实

变革，与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相契合，这促进

了韩国对《管子》的研究。站在韩国角度来看，中

国是重要的伙伴关系国家，以前韩国要了解中国，

需要研读孔孟，但现在人们认为，需要通过《管

子》来认识中国。在此背景下，2006 年，第一本

《管子》韩文全译本松树版出版了。此后，2015

年，又有了人爱版全译本。松树版指出：“仅仅通

过孔孟思想是不能理解现在的中国的，现在中国

人的现实生活中已经很难找到孔子、孟子的思想。

现在中国人重视实利，仁、义只是对外而言的名分

而已。他们不满足于名分，而非常重视实利，为了

理解中国人重视实利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必须要

读《管子》。”［6］6人爱版也认为：“21世纪要理解世

界最大的市场中国不是选择，而是必须。中国历

史文化是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开始，诸子

百家的开端是最初的政治经济学者管仲，知彼知

己，为政者、企业 CEO还有一般人，必须理解《管

子》的经世济民、富国强兵思想。”［7］17要了解中

国，需要读《管子》。通过读《管子》，可以了解中

国。正是有了这种需要，才有松树版和人爱版两

种《管子》韩文全译本密集出现。

《管子》一书，很早就流传到海外，并有日、

英、法、俄等译本。《管子》韩译本特别是两种全

译本的出现，推动了《管子》在韩国的普及与研

究，扩大了《管子》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对于促

进中外文化交流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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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和对客观世界知、情、意的心灵感知能力，滋生

了“真、善、美”三大价值观念，求真之路是知识前

提，求善之路是道德基石，只有在科学和伦理学基

础上才能建构真正的美学，“美”也只有在“真”和

“善”的引领下才能达致崇高的情境，并成为人类

最终的精神家园。因此，“真、善、美”三大价值是

深深植根于全人类的心灵能力，寻真、持善、求美

就是人类的本质，也必然是人们共同追求的完美

的理想人格，并成为全人类最完满的和谐存在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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